語言‧帶得走的能力
一種語文就是一扇知識的窗，它開啟學習者的一個新世界，如果借助翻譯，或者只是透過英文，間接了解的深度與廣度都有限，所以每個人從小應該培養的，正是「語文」這種小時候學，到老的時候都還有用的「帶得走的能力」。




    


「英文很重要，但多語文的概念也很重要。」所以教育部杜正勝部長在就職之後，就一直希望能建構一個真正的多語文教學系統，2004年冬天，教育部正式委託政大外語學院成立「北區外文中心」。杜部長說，這不是傳統認知幾個大語系的外語，所謂外語，講的是「多重外語」。

去年底，這個外語中心提供了23種語文，除了英德法日等大語系，就連蒙古文、維吾爾語、以色列文、波斯文、捷克文、波蘭文等較冷門的語系也全部納入，今年將達到24種語文的初期目標。

會有這樣的構想，杜部長表示，主要是台灣離國際化還很遠，這從大學圖書館的藏書，就可略知一二，單從語文種類來說，最多的是中文，再次是英文，日文也有，還有少數幾個歐洲國家語文，有德、法、西班牙等，那也是因為學校有這些科系的關係；但若從科別來看，以數學為例，外語的數學著作就很少了。

杜部長以他到歐美學術先進國家參訪的經驗指出，看到歐美先進國家完善多元的圖書館藏，才能真正體會國際化，反觀台灣的國際化，基本上只能說是英美化，或者美國化再多一點而已。

杜部長認為，語文是開啟知識的窗，多會一種語文就多開啟一個世界，能閱讀俄文，就可以打開俄國世界，這世界有現在有過去，如果一個人不能讀俄文，對俄國的了解只能透過中英文，或者法德文，但這些都是間接的，了解有其限制，不論深度廣度都受限。

杜部長說，19、20世紀以來，歐美國家不論是來到亞洲、或是到非洲，都是先了解先學習當地的語文，即使是二次大戰時的日本帝國，要侵略中國也是先研究中國；更何況商務就像戰務，需要戰略思考，需要深入其境去了解當地的語文及需求。

所以要真正的國際化，必需在學術基礎上有所提供與培養。杜部長再以他90年代到俄國訪問為例說，在參訪過聖彼德堡大學，學校的東方語文學系就多達幾十種，還有基輔大學也是，讓人更有感於即便是前蘇聯這種在政治上帝國的格局，就連在文化上都有帝國的格局。

「台灣當然不是要仿效帝國格局，但全球性的格局應該要有。」杜部長很欣慰政大的北區外文中心，已逐漸有了全球性的格局，像目前國內有些宗教學校教梵文、輔大教拉丁文等等，只不過全球語系之多，無法一一細分納入。

從經貿觀點來看，多語文的能力更是需要。杜部長說，南進東南亞國家雖常被提及，但國內沒有相關學術基礎，也沒有人才，我們也不知道東南亞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，光透過英文是不夠的，無法貼近當地的事實，做生意時如果能用當地語言溝通，或許會比用英文來得更容易接到訂單，因為它大大地拉近了彼此的距離。

所以，多語文教學，對台灣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。台灣以經貿起家，必需做全球性佈局，教育界需要好好思考，當台灣經濟發展正值全球佈局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培養出這樣的人才？

很多學生家長擔心學冷僻語文找不到工作，杜部長認為，這是多慮了，多語文是「一加一」的概念，先把國際語文英文學好，再去發展另一個語文。從實際面去看，未來去找工作，懂兩種外語的競爭能力可說是倍增；再從文化層面來說，學更多語文，對自己的思想刺激及創意，一定有更大的發展。

所以，語文可以說是一個人最基本的訓練，只要有更強更多的基本訓練，未來發展就充滿更多的可能性。

杜部長常鼓勵大家要學「帶得走的能力」，他認為語文就是這種能力，就是小時候學，到老了的時候都還有用的能力，否則去學一些太多技術性的知識，或是只學某一種專業，很容易就過時淘汰，就會覺得所學無用，結果就是什麼都不會，但是語文不會，它是一輩子也用不完的能力。

